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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中国化的佛教，而

作为佛教仪式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音乐，也在传播过程中与各地民间音乐相融合

而产生了形态各异的中国佛乐，实现了佛乐的华化。经过漫长的融合，中国的佛

乐，形成了汉传、藏传和南传三个音乐体系。佛教音乐根据服务对象，可分为佛

教法事音乐以及民间佛乐两部分，前者主要是给佛菩萨、鬼神等非现实对象听的，

后者则是给信徒等现实对象听的。法事音乐因其特殊的神圣性，始终保持庄严肃

穆的特色，而民间佛乐因在不同地域传播，较多地吸收了当地音乐的成分，具有

浓郁的地方特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只有少量的佛教音乐研究和保护。如 20 世纪

30 年代，音乐学家刘天华曾记录过佛教音乐。而真正对其进行更广泛研究则是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如 1953 年到 1956 年，杨荫浏等人对北京智化寺京音

乐和湖南佛教音

乐进行了系统普

查。杨荫浏所撰写

的调查报告《智化

寺京音乐》和《湖

南音乐普查报告

附 录 · 宗 教 音

乐》，成为后来中

国民族音乐田野

调查报告的典范，

其影响一直持续

至今。当时，对佛

教音乐进行搜集

整理工作影响比

较大的还有 1955

年中国音协成都

分会编辑出版的

《寺院音乐》，是

当时收集佛教音

乐曲目最多、规模

最大的佛教音乐谱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为了全面抢救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由文化

部等单位联合发起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程，最先启动的是音乐类三大志

书——《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



的编纂。以此为契机，各地

对佛教音乐的搜集整理与研

究掀起了高潮，先后出版了

一批佛教音乐曲集和研究文

章。其中尤其令人瞩目的是

杨荫浏的学生田青，虽然当

时他的老师并不赞同他研究

佛乐，但他还是执着地追求

自己的理想，数年间走访了

全国 200余所寺院，录制了

大量佛教音乐的一手资料，

以此为基础，他不仅写了近

百万字有关佛教音乐的研究

著作，而且还录制出版了《中

国佛乐宝典》，将当时还能

找到的大陆佛教音乐做了抢

救性保存。迄今这套专辑仍是中国佛教僧众学习梵呗唱诵的经典参考资料。 

 

2005 年以后，随着中国政府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佛教音乐作

为传统音乐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宗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相

对特殊的非遗资源，其保护过程中既存在一般非遗项目保护过程中的普遍问题和

困难，如传承后继乏人、赖以存留的生态文化空间发生改变或消失、“原生态”

保护还是“与时俱进”发展等，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情况和矛盾，如宗教仪

式舞台化问题、僧人修行与非遗传承的关系处理、旅游开发与寺院的争利等。佛

教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不过总体上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下面是我对近年来佛教音乐传承与保护现状的一些了解： 



一、佛教音乐传承面临困境 

目前，中国共有 16 个佛教音乐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其中汉传佛教音乐 9 个，藏传佛教音乐 6 个，五台山佛乐则是汉、藏佛乐兼有。

佛教音乐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7 人，其中汉传 10 人，藏传 7 人。而且，

省、市、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佛教音乐类项目还有更多。此外，还有

一些其他的民间音乐项目中包含有佛教音乐，如冀中笙管乐中的南响口梵呗音乐

会也属于佛教音乐，只不过现在它所依存的寺庙空间和僧众已不复存在，所以流

落到民间传承。 

同其他产生于农耕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样，在当代社会，中国佛教

音乐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佛教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也遇到了

新的挑战与困难。最主要的就是传承后继乏人，佛教界有句俗语“铁打的寺院流

水的僧”，自古以来，僧人的流动性就比较大，他们会依据自己的修行情况经常

到别的寺院参访学习，很少僧人会终生常住在一所寺庙。如 1990 年代曾经跟随

佛教音乐学者田青出国演出的五台山小沙弥乐团，十多位成员中现在还留在五台

山的并不多，其他的都因参访学习而到别处寺院了，不同地区的寺院传承的佛教

音乐也不一样，这些已经离开了五台山的僧人很少有机会再演奏这里的佛乐，这

种现象在全国各地寺院都有，尤其是北方地区更为普遍，这就造成佛乐传承的稳

定性无法保证，传承人流失严重。而且由于现代社会僧人人数减少，能够传承佛

乐的僧人也不是很多，这些都使佛乐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受到影响。 

二、舞台化对佛教音乐传承的影响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佛教音

乐学者田青曾将大陆地区的佛

教音乐带到世界各地进行展演，

此后大陆地区佛教音乐舞台化

展演不断增多。尤其是 2005 年

非遗保护工作全面开展以后，舞

台展示成为展演类项目进行宣

传的一个重要方式，佛教音乐也

充分利用这种方式来宣传、展示

自己，尤其是那些器乐演奏以及

赞颂类、诵经类唱诵，在舞台上

表演比较常见。如智化寺京音乐，舞台展示已经成为其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大相

国寺梵乐和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从历史起源上看均属于仪仗音乐，有专业

的乐队，所以舞台化展演也相对较多。近年来，大相国寺梵乐团经常参与各种演

出活动，最近一次国际演出是 2019 年 10 月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David 



Geffen Hall)参加“祈福音乐会”（Peace and Well-Being），国内演出则常年

不断。拉卜楞寺的“道得尔”乐队实际上是嘉木样活佛的仪仗乐队，主要是为活

佛的起居和举行盛大典礼（如上殿、讲经、宴请、出行、迎送贵客等）进行伴奏，

“道得尔”乐团是第一个走出国门进行演出的佛教乐团，现在也时常走出寺院，

参加国内许多重要佛教活动演出。 

 

作为宗教仪式音乐，佛教音乐的主要使用场合还是佛事活动，舞台化展演只

是其扩大宣传或者佛教弘法的一种形式，而非主要形式。所以中国大陆地区佛教

音乐在走向舞台的时候也比较慎重，更多的是参加与佛教或者非遗保护相关的学

术交流或文化交流活动，以及政府组织的一些公益性文化活动，而商业性演出并

不多。佛教音乐的这种舞台化的展演形式受到了不少民众的喜爱，他们认为听佛



教音乐能够得到心灵的净化。 

但是有些类型的佛教音乐并不适合舞台展演，如道场忏法仪式音乐，所以天

宁寺梵呗唱诵和金山寺水陆法会仪式音乐很少在舞台上出现。 

三、“原生态”传承还是与时俱进? 

由于中国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产生并长期存在于农耕时代，在面临现代

文明冲击的时候显得极其脆弱，岌岌可危，因此在非遗保护工作启动的初期，专

家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先进行“原生态”保护、传承，慎谈发展。佛教音乐因其在

寺院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期稳定传承，所以又被看作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活

化石”，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活化石”类的音乐也面临传承断代的窘境。如五

台山佛乐、北武当庙寺庙音乐、楞严寺寺庙音乐、洋县佛教音乐、千山寺庙音乐

等，其实他们的传承状况都不算很好，多数都无法再达到历史鼎盛时期的水平，

有的甚至已经断代多年，曲谱和传承人都不复存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其“原

生态”传承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很多非遗项目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活态”传承，必须面对当下的社会环境。为此，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2016）》明确指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动态和鲜活本质应持续获得尊重。”中国政府出台的一些非遗保护政

策也明确提出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生产生活”，即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

变性”。而且《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2016）》还提出：“社区、群

体和或有关个人应在保护其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首要作用。”“各社区、

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受制于

外部对其价值的判断。”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路向不是外面的专家学者或者

政府说了算，而是非遗拥有者本人说了算。这些年来，佛教音乐的传承保护单位



也都在思考如何适应社会潮流的问题。在大相国寺梵乐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有学

者就提出：要让佛乐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拥有更多的受众，就必须考虑时下潮

流的东西，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衡量自己的定位。可适当增加一些有助于群众欣赏

“佛乐”的基本元素。事实上，大相国寺佛乐多年以来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他们聘请了不少专业音乐人士进行艺术指导，对原有的曲目进行改编，并且增加

了编钟、扬琴、琵琶、古琴、电子琴、三弦、架子鼓等历史上从来没用过的乐器。

这种行为尽管受到了一些佛教学者和非遗保护专家的质疑和批评，但是也得到了

很多普通观众的认可，而且为了吸引更多的信众，寺院方面更愿意进行这方面的

改革。当然也有一些寺院仍坚守传统，他们认为传统的佛教仪式音乐代表着“正

宗”，不能随意改变，所以在佛事活动中这些寺院杜绝使用任何现代流行音乐的

曲调。 

 

四、寺院和僧人在佛教音乐保护方面的努力 

非遗保护工作一开始并未得到佛教界人士的认可，他们对此的态度比较消极

和被动。僧人更注重的是修行，佛教音乐只是他们修行或者从事宗教仪式的一个

介质，是出家人每日必须完成的功课或者寺院里安排的佛事任务，他们从事这项

活动，主要是从宗教信仰的层面实现其宗教功能。在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开展的前

期，寺院和僧人对涉宗教类非遗项目的申报以及后续的保护工作都不甚了解，也

不太关心，他们认为佛教非遗保护与其日常修行和寺院发展并没有太大关系。所

以宗教类非遗项目的申报往往是由专家学者牵头完成的，像千山寺庙音乐的申报



工作是在著名的民俗学家乌丙安的指导下，由鞍山市艺术创作研究所负责完成的；

天宁寺梵呗唱诵的申报书则是由一位热爱本地佛教唱诵的中学教师秦德祥负责

撰写的；佛教音乐专家田青也曾经常指导佛教协会和寺院开展佛教类非遗保护工

作。 

 

随着中国非遗保护事业的深入开展，佛教界逐渐意识到加强佛教文化遗产保

护的重要意义，对非遗保护的态度发生了不小转变。一些寺院开始主动申报非遗

项目，如金山寺曾三次申报水陆法会仪式音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终于在 2014

年获得通过。而已经申报非遗项目成功的寺院

也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宣传和保护本寺院的非遗

资源，如召开研讨会、办培训班、整理出版书籍

和音像制品等。山西五台山殊像寺与南山寺、河

南开封大相国寺、江苏常州天宁寺、辽宁千山龙

泉寺等作为佛教音乐的传承、

保护单位，各自都成立了佛乐

团，请本寺院的老僧人为年轻



僧人传授本寺院传统的梵呗唱法和流传的佛教乐曲。五台山殊像寺在冬季封山时，

每天晚上都要组织本寺的僧人学习工尺谱以及佛教乐曲吹奏。山东鱼山梵呗寺为

了更好地传承鱼山梵呗，其住持永悟法师多次前往日本，梳理出了“鱼山梵呗”

完整的传承谱系，而且还完善了鱼山梵呗传承保护的五要素。不仅如此，还通过

举办梵呗文化节、学术研讨会、梵呗培训班、出版研究著作等方式传承鱼山梵呗。

常州天宁寺作为中国佛教音乐“南方韵”的发源地，也时常举办梵呗培训班、佛

教非遗保护论坛等活动。北京智化寺京音乐作为唯一一个在博物馆中传承保护的

佛教音乐，每天都在固定时间为游客免费展演。 

总之，中国佛教音乐类非遗项目，虽然有些在传承方面遇到了各样困难与问

题，但总体来说还是在进步，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而且也取得了比较明显

的保护效果。   

 

 


